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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萧红《呼兰河传》的民俗描写

 [摘 要]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绘了东北故乡众多的古风旧俗。一方面,民俗是作者通过这些民俗描写,揭示了呼兰河人“病态的灵魂”。另一方面,作者在民俗描写的同时反衬出独特的生命感受和人生体验,以此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思索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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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小说，没有贯穿全书的主角或中心人物，“呼兰河城”就是它的主角，萧红只是想向我们描绘一幅20世纪早期一个中国东北小县城的风土画，其中描写了故乡很多民俗如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等。下面我们就来透视一下《呼兰河传》中作者体现的民俗文化。
1、 民间宗教仪式：“跳大神”
    首先这一民俗意象映射出来的是物质世界的贫困和精神世界的空虚。呼兰河地处东北边陲,在上个世纪初,这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极低。贫困不仅使这里的农民肉体上受到重扼,同时也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片空白。他们没有任何的文化生活,没有追求,没有信仰,在生病时无钱看病,即使有钱也不去找医生,宁愿求神问卜,虽不是教徒,不懂教义,却坚信“人的命、天注定”。于是,有病时,跳大神是治病的方式,没病时,跳大神是消遣、娱乐的形式。跳大神已经成了呼河人精神家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生活的贫困和精神生活的贫乏为“跳大神”提供了存在的土壤。萧红通过跳大神这个意象进一步对国民性中的看客思想进行了解读和批判。“老胡家跳神打破了跳神的记录,给跳神开了一个新纪元,若不去看看,耳目因此会闭塞的。”“若不去看跳神赶鬼的,竟被指为落伍…”“那些患了半身不遂的,患了瘫病的,不能看老胡家团圆媳妇洗澡,真是一生的不幸。”看客们把跳大神看成了一种娱乐、一种消遣。

   “……跳神的鼓,咚咚的响。人们又都着了慌,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的是什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裳,听听她唱的什么腔调,看看她穿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鼓一响就又是上墙头的上墙头,侧着耳朵听的侧着耳朵听,比西洋人赴音乐会更热心。”从这段描写中不难看出,呼兰河人是非常愿意且热衷看跳大神的,几乎把跳神当成盛会,“比西洋人赴音乐会更热心”。那么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跳大神呢,是把萨满教作为了宗教信仰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却不是宗教大国,释、道、儒三教都不是国教,汉民族没有宗教信仰。原因很简单,跳大神具有地域文化;内涵,呼兰河人们喜欢看跳大神的原因就是因为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落后导致了文化生活的贫乏。作者写道:“她在大缸里叫着、跳着,好象她要逃命似的狂叫……小团圆媳妇没有了,她倒在大缸里了……这时候,看热闹的人们,一声狂喊,都以为小团圆媳妇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来。……东家的婶子伸出一只手来,在她身上去摸了摸,西家的大娘也伸出手来到她身上去摸一摸,都说,哟哟热得和火炭似的。都一齐围拢过去,都设法施救去了。”[10]面对小团圆媳妇的不幸遭遇,人们(婶子、大娘们)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她们通过“看”,“鉴赏”了小团圆媳妇的痛苦过程(被殴打、被用热水烫,直至辫子脱落,人被烫死)跳大神这一主体符号被重新解构,呼兰河人在看跳大神的同时,也成为被看的对象。这时是作者对看客的愚昧、麻木、无聊的精神状态的批判的思想得以表现。
2、 古老的民间生死观
在第五章的末尾，作者运用了一个意象，就是小团圆媳妇死后变成了一只“大白兔”。这表现了一种中国古老的民俗生死观：死不是终结，而是转化——转化为其他生灵。人们借助于这种生死观来安慰自己。
　　小团圆媳妇被呼兰河城扼杀后，变成了大白兔，萧红并不是随便采用这个意象的，“大白兔”也有其象征意义。
　　兔子这个意象在人们的心理往往带有一种神秘感，像一个精灵，而在民间故事或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弱势群体。变成了兔子的小团圆媳妇“生前”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尽管她也想反抗，想咬，想回家，但她不是婆婆的对手，更不是整个呼兰河愚昧麻木的人们的对手，她只是一个弱者，一个几千年来早已形成的一系列陈规陋习的牺牲品。
　　哭泣的大白兔，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心痛和怜悯。

她从自己笔下这一幅幅特异的生活画面中、从自己笔下这一组组人物的精神世界深处,深刻地挖掘他们的爱与恨、悲与喜、生活和命运、麻木和不争。这是萧红对传统的反思、对旧的生活的批判和否定。
3、 麻痹的民俗思想和美好的民族希望

透过这些风俗画面,我们看到当时当地的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看到造成这种风俗的本质东西——中国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无论是乡下的农民,还是城里的手艺人、雇工、居民,他们的喜好憎恶之情、生活感情的样式、理解事物的角度,无一不打上封建迷信思想的印记。他们带着因袭的重担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萧红从已被扭曲了的心灵世界的最深处,剔骨透髓地刻画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怎样制约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是怎样戕害着国民的灵魂。
在《呼兰河传》中,尽管小城落后愚昧,但是在这片广阔的黑土地上仍然蕴藏着一种顽强的生命意识,寄寓着萧红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其中磨官冯歪嘴子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冯歪嘴子不仅敢爱,而且有责任感.他与王大姑娘生了小孩,他就找祖父要一间房子住;他爱着王大姑娘和儿子,但不幸降临到他头上:王大姑娘死了,一个四五岁,一个刚生下来.周围的邻居都认为冯歪嘴子这下非完不可;那些好看热闹的人,都在准备着看冯歪嘴子的笑话了.可是冯歪嘴子自己却是乐观、自信、脚踏实地的生活着。他不认命，不向世俗低头，更不绝望，他活得和有信心，很有把握；当他看见两个孩子，就镇定下来，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也有悲哀，眼中也有泪水，可是当他看见大儿子能拉着驴饮水了，他立刻含着眼泪笑了。如果说在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身上体现的是生命悲剧，在冯歪嘴子自由恋爱结合在一起是为了获得人性自由每追求爱情幸福；小团圆媳妇始终与婆家格格不入，至死没有妥协......；这些行为更多时候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但它表明：人不会总屈从于苦难；在与苦难命运的抗正中，显示出的是人的不屈的灵魂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
小团圆媳妇被活活扼杀了，王大姑娘也像花一样凋零了，有二伯的反抗有可笑和不彻底的一面。只有冯歪嘴子，怀着希望，坚强地活着。他的儿子在别人眼里是非死不可的，可是这孩子却一直活着，以至周围的人都觉得惊奇，甚至莫名其妙，而且有些恐惧了，觉得这不是世界上应该有的事。冯歪嘴子的儿子，像长在故乡贫瘠土地上的一株小草，虽然并不茁壮，但却顽强地生长着；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正是家乡人缺少的，液化司作者热烈歌颂的生命活力。虽然冯歪嘴子社上有时代、社会的局限，但却少有历史的惰性。在他身上呈现出不同于周围人物的崭新的素质。他既不怨天尤人，又不自暴自弃；他该担水担水，该拉磨拉磨，喂着小的，带着大的，力求通过一双勤劳的手开辟幸福的未来，走出一条坚实的路。他身上体现出的这种崭新的素质是同封建传统文化心理背道而驰的，正因如此，它使周围的人感到不可思议，没有见过，它摧毁了由历史的惰性形成的心理阵线。这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是人类、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
萧红在冯歪嘴子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深厚的感情；对他身上体现出的“韧”的战斗精神表达了由衷的的喜爱和赞赏，而她自己也是凭着这种顽强的生命意识，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患难的。她的这种顽强的生命意识渗透到《呼兰河传》中，于是就产生了她理想的人物冯歪嘴子形象；在他身上，寄托了萧红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因此，萧红的《呼兰河传》不仅为民族的苦难历史作传，同时又为人类寻求着精神家园。
对于《呼兰河传》这部小说，作者没有写一个人，而是写了一座城。写了这座城的一切生活习惯。无论是跳大神给小团圆媳妇治病，或者放河灯送走灵魂等，作者通过对风俗的在现，表达的是人们在封建制度之下的愚昧，麻木的状态，以至于沦落至主观性丧失，在心理上机械的依赖这些民俗。批判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与愚昧无知，启蒙人们审视自我，审视我们的文化，甚至审视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意义，这才是作者极尽详细的描绘祖辈相传的风俗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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